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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椅配上VR眼镜，让使用者在按摩的同时沉醉于湖泊、森林、
冰山等自然风光；扫拖机器人同时搭载清水箱和污水回收箱，实
现边拖地边用清水清洗拖布……10月 15日起，第136届广交会

开馆迎客，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向广大海外客商“种草”（网络流行语，
指向他人推荐好货以吸引购买）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发现，面对蜂拥而来的大批采购商，参展商通过
搭建使用场景“引流”，让产品功能更加可见、可感；而对于产品本身，先
进技术的应用不再是炫技或跟风，而是从用户使用习惯出发，贴近日常
生活需求，由此将展会人气“流量”变为订单成交“留量”。

广交世界广交世界 互利天下互利天下 聚焦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智能创新、贴近需求

广交会展商变“流量”为“留量”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据标本和文献资料记载，
岭南大学曾怀德先生于1932
年在广东省大埔县铜鼓山首
次采集到一种木樨属植物标
本 ，存放在岭南大学标 本
馆。此后，同号标本先后辗
转至国内外多家标本馆。

1982 年，植物学家张宏
达教授通过多方查阅文献和
标本，将这一木樨属植物确
定为新种，正式以“毛柄木
樨”的名称发表。至此，时隔
50年，毛柄木樨终于有了自
己的“户口”。

然而，自 1932 年毛柄木
樨首次被采集，近百年来，再
无其踪迹报道。中国科学院

华南植物园科研团队告诉记
者，团队此前在中国植物图
像库查阅到有关毛柄木樨的
图片记录均来自武汉植物
园，其叶缘具有明显锯齿，与
毛柄木樨特征并不相符。

研究人员在国内外的标
本网络共享平台仅查阅到一
条除模式标本以外的毛柄木
樨标本记录，该标本于 1975
年采自湖南江华，叶先端渐
尖，而非长渐尖，叶基阔楔形
而非狭楔形，与模式标本相
去甚远，被认为是毛柄木樨
的错误鉴定。研究人员判
断，历经九十余年，真正的毛
柄木樨一直未被监测到。

真正的毛柄木樨“消失”了

“消失”近百年
毛柄木樨“复活”

未来有望在华南国家植物园一闻其香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邹丽珍 通讯员 谢丹 宁祖林

“消失”近百年的毛柄木樨，在华南国家植物园“复
活”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团队再次发现
和拯救保护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樨，相关
研究结果已在线发表于生物多样性领域专业期刊Bio-
logical Diversity。

桂花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被称为“花中月老”，
它是木樨科木樨属植物的统称。木樨属约30种，分布于
亚洲东南部和美洲，我国分布有25种3变种。其花清雅
高洁，享有“香飘十里”的美誉，是集绿化、美化、香化于
一体的优良园林观赏树种。

由于其观赏价值高，木樨属植物经过长久的人工栽
培选择和天然杂交，已形成4个品种群百余个品种。尽
管桂花的栽培品种数量庞大，但木樨属植物的引种保育
现状并不理想。目前，仅有十余种木樨属植物被引种栽
培，大量的种类尚存在保育空缺，甚至有的物种长期在野
外没有被监测到。其中，毛柄木樨就已“消失”长达91年
之久。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团队告诉记者，华南植
物园已对毛柄木樨进行迁地保育，未来市民游客不仅能
在植物园近距离欣赏到“百年一见”的毛柄木樨，还能走
近品闻它的独特芳香。

为摸清毛柄木樨种群数
量，探究其濒危原因，科研团
队对毛柄木樨种群进行持续
监测和群落样方调查，对其
群落特征和种群动态进行了
分析。

调查发现，毛柄木樨野外
种群个体数仅11株，初步分
析其濒危原因主要存在以下
几个方面：毛柄木樨伴生物
种丰富，涉及42科 67属 103
种，群落上层分布较多壳斗
科和樟科高大乔木树种，林
下郁闭度高，光照不足；缺乏
幼苗和小树，种群龄级结构
呈单峰型，未来有衰退趋势；
种群龄级结构动态指数显
示，种群不稳定且易受外界
环境干扰；存在生殖问题，花
量大但结实率低、果实早落、
成熟果实脱落后被动物啃
食、种子易于腐烂、林下凋落

物过厚且郁闭度高影响
种子自然萌发更新。

有关毛柄木樨的遗传多
样性及部分濒危原因有待于
进一步实验研究证实。

科研团队在野外监测过
程中发现毛柄木樨开花量
大，但结实率低，枝条上仅见
到零星果实，也没有在林下
找到幼苗。因此，对其开展
抢救保护工作势在必行，当
务之急是解决其繁殖技术难
题，培育种苗复壮种群。幸
运的是，在 2023 年 9 月监测
到毛柄木樨开花，结合花和
叶片形态特征初步将其鉴定
为毛柄木樨之后，团队便采
集了部分枝条带回华南国家
植物园进行扦插繁殖实验。

在种苗繁育组人员的努
力下，他们成功突破其扦插
繁殖关键技术，并对种群全
部个体进行扦插繁殖获得种
苗，成功将毛柄木樨野外种
群基因“克隆”保存在华南国
家植物园。

成功“克隆”野外毛柄木樨

2022 年，华南植物园高
级工程师宁祖林在对广东省
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育现状
进行评估时发现，广东省特
有的国家重点保护极危植物
毛柄木樨未被广东省植物园
等相关迁地保护机构收集保
存，进而查阅咨询，进一步确
认尚无相关采集监测记录。

为了寻找这一珍稀濒危
植物，2023年 2月，宁祖林带
领植物园引种保育团队前往
毛柄木樨模式产地进行考
察，同时携带模式标本彩色
打印照片，走访调查周边村
民，以寻找它的踪迹。

经过系统调查和细致辨
识，团队最终寻找到了与模
式标本叶形极为相似的植
株，并相继在去年 9 月份和

10 月份采集到具花和果实
的标本。

据了解，科研团队为了
确认调查发现的木樨属物种
就是 1932 年曾怀德所采集
的毛柄木樨，一方面对照模
式标本进行形态特征鉴定，
另一方面对模式标本采集
DNA样品进行分子鉴定。

最终，在英国邱园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他们从保存在邱
园标本馆近百年的叶片中提
取到DNA样品，成功“复活”
了珍稀植物毛柄木樨。结合
所采集的毛柄木樨疑似个体
DNA样品，团队证明了采集
的木樨属植物个体即为毛柄
木樨。至此，“消失”近百年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毛柄
木樨“真身”得到确认。

重新寻迹验证“真身”

数据显示，本届广交会展出的
新品数量达到了115万件，数字化
智能产品更是比上届增长3倍，成
为了跨国采购商关注的热点。记
者在现场看到，参展商纷纷将最具
科技感的新展品放在展位的“C
位”（中心醒目位置），吸引往来采
购商驻足拍照，起到引流作用。

海信电视在展位入口处摆放
了 3 台最具科技含量的大屏高端
产品，着重展示技术对画质的赋
能。而在展位内一台 85 英寸的
4K 电视前，人们只要按动一旁的
按钮，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技术
升级前后对比度、亮度以及运动画
面显示的差别。

“有时候我们直接去讲 AI 相
关的卖点，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
但现场看了显示效果就一目了
然。”海信国际营销公司产品培训
师李菁告诉记者，他们自研的 AI
画质芯片，可以对景深进行优化，
让画面主体更有立体感；还可以在
看电影时，对画面分辨率进行自动
识别，并优化至接近 8K 的水平。

“这台电视的画质是4K级别的，它
搭载的是我们8K的AI画质芯片，
就像‘大马拉小车’，它的算力对于
电视画质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明显
的。”李菁说。

海信国际营销公司产品经理

宗承龙表示，每届广交会，他们都
会提前邀请海外客户过来，以中东
非和东南亚客户为主，并当面推荐
产品。“以往一些海外客户会以为
我们是偏中端的品牌，到现场体验
我们的一系列高科技展品后，下单
高端产品的意愿会更强。”

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展区
堪称广交会上人气最旺的展区。
在广汽国际的展位上，3台新能源
汽车依次排开，展位销售人员忙得
几乎没空喝一口水，不同肤色的采
购商都想坐上驾驶座体验一把。

在一款广汽埃安的智驾 SUV
的后备箱处，参展商用咖啡机、电
烤炉和音箱等搭建起一个露营场
景。展位销售人员表示，这是为了
让大家身临其境，更好地感受车辆
的外放电功能。

该销售人员介绍，这是广汽首
款欧洲战略车型，14 日晚刚在巴
黎面向欧洲市场新鲜发布，15 日
就亮相广交会现场。“这款车型还
能实现自动驾驶，车主不用扶着方
向盘，也不用踩油门和刹车，只要
设置目的地，车辆就能自主穿行在
高速公路、城区和乡村道路等，同
时又有很高性价比，很多采购商都
很感兴趣。”据透露，未来，广汽国
际也将加快新能源车型产品导入，
抢占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

吸引“流量” 高端产品C位聚人气

在广交会上，能以吸睛展品博
得“第一眼”固然重要，但贴近需求
才是“种草”成功的关键。“一款产
品卖全球”不再是主流，多数参展
商瞄准不同海外市场的需求，对产
品进行功能、设计创新，更有厂商
为不同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

在广东杜尼智能机器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展位上，
摆满了无人驾驶智能清扫车、智能
送餐机器人、办公室清洁机器人等
适用多种场景的机器人展品。

“相比于市面上的智能清扫
车，我们这款产品可以做到自行
倾倒垃圾，它的展臂抬升高度可
以达到1.3米，能适配市面上通用
的垃圾桶。”在一款无人驾驶智能
清扫车新品前，该公司销售代表
熊闵成告诉记者，“一般客户下单
后，我们都会根据他的需求进行

定制。例如以往有客户反映，这
个清扫车如果只能清扫落叶和灰
尘，功能就比较局限，我们因此对
底盘作了增高，让它能清扫一些
塑料瓶和大件垃圾。”

走进美的展位，一阵浓郁的
咖啡香味扑鼻而来，销售人员正
在用咖啡机展品制作咖啡。一侧
展台上，同样型号的全自动咖啡
机一字排开，但外观和程序明显
有所不同。

“我们采用本土化研发，这是
由中国、德国和美国研发平台共同
开发的全自动咖啡机产品，但因为
不同市场对咖啡品类的需求和对
机器外观的要求不太一样，我们延
伸出纯黑咖咖啡机、手动打奶泡的
咖啡机等。”美的生活电器海外市
场部负责人宋茵解释称，目前海外
市场产品普遍是传统的滴滤式咖

啡机，全自动产品的渗透率还比较
低，因此市场空间较大。

除了产品创新上更加贴近海
外不同需求，美的在展示上也不
再是单纯地“秀肌肉”，而是走向
更加务实的“所见即所得”，目的
是推动更多订单的成交。

“以往我们在广交会上都会
超前推出新的技术概念和概念
机，更多是希望给客户留下深刻
的印象；但现在我们80%的展品，
如果有客户看中，都能在短期内
推向市场，而且创新技术的产品
化也在持续提速。”宋茵告诉记
者，参展策略的转变与采购商的
态度有关，通过多次参与广交会，
她感受到海外采购商对中国制造
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
低成本，对中国智能化、高端化产
品的接受度更高了。

抓住“留量” 为不同市场提供定制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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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祖国我为祖国
找铀矿找铀矿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执行策划｜温建敏
执行统筹｜李妹妍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
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
诈，让新中国在世界彻底站稳
了脚跟。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鲜
为人知的是，我国首颗爆炸成
功的原子弹所使用的铀原料，
绝大部分来自广东。而彼时的
粤北山区里，广东地质队员们
在欢庆过后，又揣上馒头，背起
仪器，钻进深山中，继续进行铀
矿勘查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广
东地质队伍不畏艰辛，踏遍崇
山峻岭找铀矿；加班加点，创造
铀矿坑道月进尺 1330 米的全
国纪录；刻苦钻研，建成我国第
一条简法铀水冶生产线——这
支铀矿地质勘查劲旅，圆满完
成了“为国找铀”的历史使命。

即日起，羊城晚报推出系
列报道《我为祖国找铀矿》，寻
访当年曾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
出贡献的广东地质队员们，回
顾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
再忆峥嵘岁月。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图/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壹
铀-235是自然界存在的易于

发生裂变的唯一核素，是原子弹研
制的重要原料。1955 年，我国提
出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
决策，原子弹研制及试验紧锣密鼓
开展，急需铀这一关键性的核原
料，正是“等米下锅”的危急时期。

当时，国际上盛行着“中国无
铀论”，还有“花岗岩无大型铀矿”
的断言——受成矿类型论的束缚，
我国早期的铀矿普查工作，一度把
花岗岩体划为找铀“禁区”。

面对这些所谓“权威”论调，广
东地质队员们顶住压力，从粤北地
质实际出发，晨炊星饭，靠两条腿
翻 山 越 岭 ，势 要 冲 破“ 禁 区 ”。
1958 年，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
九三大队（以 下 简 称“ 二 九 三 大

队”）在韶关市翁源县下庄地区，首
次发现我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
床——希望矿床，实现了我国花岗
岩地区铀矿找矿技术的突破，引发
国内外震动。

与此同时，在国家“全民找铀
矿”的号召下，广东地质队员们热
情高涨，在粤北地区开展大规模
铀矿资源普查。“我们一开始没找
过铀矿，但是国家需要，我们就开
始学，努力找。”今年 90岁的广东
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原七〇
五 地 质 大 队 ，简 称“ 第 三 地 质 大
队”，下同）原高级工程师唐啟能
告诉记者。

唐啟能在野外找矿足有 32
年，印象最深的当属在韶关南雄的
奋斗岁月。刚开始在南雄勘查铀

矿时，地方偏远，矿区通往小镇只
有一条十多里的羊肠小道，离县城
更是遥远，交通极为不便。“住的地
方也简陋，运气好时，能借住在当
地老乡家。（屋子）下面养着牛，我
们就挤在上面的小阁楼里。”他回
忆道，野外工作不易，地质勘探更
是艰辛，早上满身露水，下午满身
汗水，一天啃几个馒头饱腹，是地
质队员们的生活常态。

山险路陡，野兽时出，即使条
件艰苦，广东地质队员们仍激情不
减，照着图纸，一座座山爬，一条条
线找。在希望矿床之后，南雄201
铀矿床、仁化211铀矿田等大型花
岗岩型铀矿富集区先后被找到，粤
北铀矿聚集区也成为我国花岗岩
型铀矿的最大聚集区。

打破“花岗岩无大型铀矿”论断

贰
87岁的第三地质大队原队员

张素玲，有着 36 年的找铀矿经
历。身为女同志，她坦言在野外
工作会遇到更多不便，首先便是
翻山越岭体力跟不上，“但那个
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而
很有动力。国防上不去，就要
受欺负。”张素玲回忆道，很多
地质队员都是半路出家，不断
增强自身本领，“大家都是从入

门开始学，靠着一点点资
料，在实践中摸索。”
一本译自苏联的《铀

矿普查与勘探》，
被他们轮流传阅，
翻了又翻，学习氛
围浓烈。

1965年，25岁
的李怀孟加入二九
三大队，先是被分
配到一线，从事地
质铀矿勘查工作。

“ 我 在 学 校 学 习
时，关于铀矿我们

就讲了一节课。一开始工作肯定
是难的，我一边看书，一边请教老
师傅，去打坑口、打钻机，去当找
矿员，在不同岗位上学习，就这样
慢慢上手了。”李怀孟说道。

后来，李怀孟被调到地质实验
室工作，从事铀矿鉴定和分析实验
工作。“铀矿的样品送来后先磨碎，
再分别交给物理组和化学组进行
分析。”他解释称，储量计算等相关
工作是根据样品分析结果来进行
的，如果两个组分析结果偏差较
大，就必须将整个过程推倒，重新
做分析，容不得一点差错。有时两
个组会争得面红耳赤，双方都坚持
自己是正确的，而后又不约而同钻
进实验室进一步核查。

李怀孟的妻子刘招娣表示：
“他们有保密要求，我是后来才慢
慢理解他在干什么的，那时只知
道他成天不回家。回家后我想给
他收拾东西，他从来都不让我碰
那些图纸。对这些东西，他觉得
很宝贵。”

半路出家投身勘探

叁
据了解，在中国

爆炸的第一颗原子
弹里，三分之二的重
铀酸铵材料都来源
于广东。从铀矿的
勘探、开采到铀的提
炼……一系列任务
需在紧迫的时间内

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
“我们沿着图纸上划好的路线

走，早晨出发，碰到山碰到水也要
走过去，到达一定地方再返程。”第
三地质大队原总工程师王进元提
及，铀具有放射性，在野外找铀，还
需要借助伽马射线探测仪，“跑过
的地质路线，只要底下存在铀矿，
仪器就会咔啦咔啦地响。”

1957 年，20岁的王进元成为
一名地质队员，先找锰矿，后找铀
矿。据他回忆，当时勘测仪器非常
紧缺，“很多都是苏联淘汰下来给
我们使用的，仪器老化，灵敏度也
不是很高。”但这样的仪器，是地质
队员们最为看重的珍宝，“我们要
爬山，要过河，当时仪器少又精密，
千万摔不得。”王进元说，有时技术
人员登高时不慎摔滑，首先想到的
是保护好仪器，将其牢牢抱住。

“还有一次，一个普查小组在
深山中搞错路线，迷失了方向，从
早上七点出发，到晚上还没回来。

大家非常着急，发动村民一起到山
上寻找。第二天，迷路的技术人员
才饿着肚子，筋疲力尽返回住所。”
野外工作面临着种种不确定的风
险，王进元至今十分感慨。

而钻探所需的材料，例如几
百斤乃至成吨重的钻机、压风机，
在当时都是靠着地质队员们扛着
拖着搬运上山，甚至要翻过两座
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到 50多公里
外挑钢砂、扛钻杆。

至于在坑道内工作就更加辛
苦了。地质队员们常一身水一身
汗挖掘坑道，因当时缺乏通风设
备，常用一节节铁皮相接到坑道
中鼓风。若坑道深千米，风力往
往送不到里头，有队员工作一半
就缺氧晕倒。

炼铀工人们在坑道间的空地
上，用铁皮搭起简易的房子住下，
用瓦缸、石碾、豆腐包等替代专业
设备，并根据有限的条件，重新设
计铀原料提取的流程工艺。这套
行之有效的提炼方法被称作“土
法炼铀”。

经由“土法炼铀”提取出的“黄
饼”（即重铀酸铵）随后交由国家进
行下一步的提纯。就这样，广东地
质队员曾在短短一年内，上交了
15公斤“黄饼”，为我国解决了原
子弹研制核原料稀缺的燃眉之急。

攻坚克难为国找铀

王进元

毛柄木樨花 华南国家植物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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